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艺术的内容和表现方式的日益丰富，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也在不断变化和提高。赣南客家山歌作为一种古老、土著的艺术，也面临着保护还是创新的两难选择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文化学、经济学、宗教学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拟从音乐学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学术界。

一、两难问题的冒出：孰优孰劣，扑朔离迷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赣南客家山歌有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需要大力保护；而从时代发展的眼光来看，赣南客家山歌到了不创新就难以生存的危险境地。保护？创新？委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一）保护：源于赣南客家山歌的历史及文化价值

赣南客家山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赣州府志》记载：赣南客家山歌起源于伐木客（即伐木工人）。《诗经》《小雅·伐木》中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关，求其友声”。这首《伐木歌》是有资料可查的最早的一首赣南山歌。赣南客家山歌中的代表——兴国山歌的发端语起兴词“哎呀嘞——”就是伐木工人在劳动中或劳动后伸腰舒气的感叹声。伐木歌起，山鸣谷应，引起上山的樵夫，放排的工人，耕耘的农民感情上的共鸣，于是互相唱和，成为劳动群众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代代相传，蔚然成风。［1］独树一帜的赣南客家山歌，在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多重意义上成为我们认识和了解赣南文化乃至整个客家文化的一把神奇的钥匙。客家人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爱国爱乡，崇文重教，诚恳弘毅，团结包容，勤劳俭朴，开拓创新和刚柔相济”的文化心理和人文精神。客家人的这些人文精神，在赣南客家山歌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比如，兴国山歌的代表作品《打着山歌过横排》：“哎呀嘞——哎，打着山歌过横排，横排路上石崖崖，走了几多石子路哎，心肝格，不知走烂几多烂草鞋”。［2］充分体现了赣南客家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向前，开拓进取的坚韧个性以及务实乐观的精神特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国人民创作了如《鸡心岭上金灿灿》《送郎参军》《苏区干部好作风》等等无数的山歌，歌唱革命和革命战争，歌唱新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崭新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山歌和革命息息相通，血肉相联，记录着大量革命史实，犹如一部浩瀚的革命史诗，对推动革命战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树立革命传统作风，以至瓦解敌军等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原汁原味的山歌，作为客家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象征，满载着赣南客家山歌光荣与骄傲的历史，需要我们大力保护。

（二）创新：来自弘扬赣南客家山歌艺术价值的时代呼声

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赣南客家山歌却进入了发展的低谷时期，淹没在流行歌曲、艺术歌曲的大浪之中。不但在卡拉ok厅这种年轻一代喜爱的地方看不到山歌的影子，赣南客家山歌还逐渐远离了它原有的民俗活动的功能，由原来的“香饽饽”变成无人问津的“烫手的山竽”。以前，在赣南山区，人人都爱唱山歌，妇女都有吟唱《摇篮曲》《催眠曲》的习惯，籍此寄托对下一代诚挚的希望和深切的爱。青年男女上山砍柴、采茶时，在山间野外也常常以比山歌的方式来歌唱美好的生活，表达自已的爱憎，并以此作为互诉衷肠、倾吐爱情的媒介。因此，涌现出许多像谢水莲一样知名的山歌王。然而，时过境迁，老一辈歌者逐渐退出山歌演唱舞台，年轻一代又不喜欢山歌，赣南客家山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其涵盖的极其珍贵的民间艺术价值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了。

在这种背景下，对赣南客家山歌是保护还是创新，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不采取保护政策，其生存状况堪忧，甚至有流失的可能［3］；而如果采取创新策略呢，则有可能削弱其原生态风格，失去其原有的格调，最终使赣南客家山歌缺乏原汁原味的色彩，蜕变为“另类”艺术。

二、解决“两难问题”的切入点：正确认识客家山歌艺术特质

从音乐学的视野来看，正确认识客家山歌的艺术特点是解决客家山歌保护与创新两难问题的切入点。大致而言，赣南客家山歌有以下几点艺术特质。

（一）调式与句式简单化

客家音乐尚未在音乐上形成自己的音调，没达到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客家音乐的成熟地步。赣南客家山歌调式多为羽调式和征调式。一般多采用四声羽调式la、do、re、mi，征调式为sol、la、do、re。曲调进行时，羽调式常采用la－re（反行是re－la）或la－mi（反行是mi－la）；征调式常采用sol－la－do－re（反行是re－do－la－sol）。赣南客家山歌的音区比较高，曲调旋律跳跃小、音域相对北方山歌而言比较窄；句式基本是4句7字体，第1、2、4句押韵，每句为“2、2、3”的组合。比如，著名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同志哥——夜走山路打灯笼”。［4］除了歌头衬词“哎呀嘞”以外，整首歌曲，由4个乐句组成，每句7个字。调式与句式都过于简洁，不利于歌者的演唱发挥。

（二）表现手法直白化与演唱语言方言化

赣南客家山歌既包含了中原音乐的韵致，又显露赣南山区客家音乐的特色，大多比较高亢，具有浓郁的“山”“情”风味，颇富情趣。赣南客家山歌总是直抒胸臆地表达情感，词意坦率，充满激情，不需铺垫和感情的节制，即使是悲苦的内容也不人为地压抑。因此山歌音乐不过多地讲究形式上的修饰，表现手法比较单纯、质朴。而现在的文化主流大多以城市生活为主，表现的爱情主题也往往比较含蓄，与山歌的直白形成较大的反差。此外，赣南客家山歌作为一种古老的的艺术，全部是用客家话演绎。正因为这样，使其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因而流传范围小，不利于客家山歌的发展。

（三）演唱形式地方特色化

赣南客家山歌具有代表性的演唱形式有“黄鳅咬尾巴”“猜调对答”“丢观音”等等。“黄鳅咬尾巴”又叫“尾驳尾”、“连锁歌”，是赣南客家山歌对唱的一种独特方式，最常用于“打擂台斗歌”。可以围绕一个中心意思，阐发、深化主体，尽情抒发各自才智和感情。对唱的双方，彼此接过对方的结尾句作为自己应答的开头句，起韵接意，然后增加三句，前后呼应，如此循环。“猜调对答”又叫“锁歌”“猜问歌”，由客家谜语、童谣演变而来。提问者曰“装锁”，回答者曰“开锁”。有一首猜一事物的，有每一句猜一事物的。装锁者要形象风趣，开锁者也要机灵准确。在一问一答中，歌者的聪明才智凸然而现。“丢关音”是对歌中的另一种形式。丢关音为一方，解关音为另一方。根据它的结构形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含义双关，一种是谐音双关。它不同于谐音双关的歇后语表现手法［5］。这些演唱方式均为对唱的形式，不太受现在年轻一代的喜欢。

（四）演唱节奏自由化

由于赣南地处山区，山歌常出现在深山密林或田野山坑，为求传得远，听得清，一般音调高扬，声音绵长，具有节奏悠长自由、无规整节拍的特点。歌曲的最高音往往在第一句中就出现，起到先声夺人或呼唤的艺术效果，然后逐渐下行至主音结束。山歌陈述部分的节奏往往有一定的规律，然而歌者却常常无节奏地自由发挥，打乱原有歌曲的节奏，这种有规律与无规律的相互融合或频繁交替，增加了山歌戏剧性，却使山歌演唱无节奏，随意性较大。在歌曲的结束部分，歌者为了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常常在乐句尾部自由延长，加大了山歌节奏的自由化程度。此外，一般说来，兴国山歌有固定的“过山溜”。唱腔开头是一声独具韵味的：“哎呀嘞——哎”，节拍的长短，全凭歌者自己的兴趣，毫无节奏可言。［6］年轻一代喜欢那种节奏感强、难度不大的通俗歌曲，因而这种演唱节奏自由化的山歌，注定受到了他们的冷落。

三、“两难问题”的解决：客家山歌创新多样化

综上所述，赣南客家山歌的艺术特质显示出其与现代主流文化不相协调的真实一面。因此，保护只能使其墨守成规、自生自灭，而创新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创新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在继承传统赣南客家山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音乐发展的特点，多样化创新赣南客家山歌，才能使其唤发出往日的艺术魅力。

（一）赣南客家山歌通俗化

传统的赣南客家山歌中有很多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我们应该重视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运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比如，把山歌创作成青少年一代喜爱的通俗歌曲，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创作思路。我国台湾地区在山歌通俗化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台湾作曲家运用客家山歌素材，采用通俗歌曲的手法创作客家歌曲，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多创作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

（二）赣南客家山歌合唱化

除了创作山歌式的通俗歌曲外，赣南客家山歌的创作应该多样化，比如创作或改编成合唱曲。我们知道，流传全国的合唱曲，有许多是根据中国民歌素材编曲或创作的，如新疆民歌《阿拉木汗》等等。这些合唱都是采用原腔民歌，曲式结构简练，旋律优美动听，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赣南客家山歌也可以仿效这种做法，把一些优美的山歌创编成合唱曲，使其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三）赣南客家山歌器乐化

客家流传有“汉调音乐”，客家山歌的器乐曲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把赣南客家山歌改编成独奏曲，让赣南客家山歌器乐化，不失为一条好的创作方向。据媒体报道，广东知名青年歌唱家陈菊芬把赣南18县市客家地方的72首原生态民歌山歌、小调、采茶戏曲牌、儿歌、风俗歌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做成山歌歌集，配成钢琴伴奏并作为专业院校的参考资料。［7］这对于赣南客家山歌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四）演唱语言多样化

赣南客家山歌歌词民俗化，琅琅上口，但是并不流行，究其原因，用客家方言演唱是其“硬伤”所在。因此，创新赣南客家山歌，除了在创作上要不断推陈出新之外，还要采用多样化的语言进行演唱。电视连续剧《长征》主题歌——《十送红军》在全国上下广为传唱，而词曲原型便是取自赣南客家情歌——《送郎调》。赣南客家山歌中不乏这样的好歌，可以采用以下的做法加以推广：优秀的赣南客家山歌可以有两个唱法版本，一个是客家话版本，另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也可以参照《十送红军》的手法，客家话与普通话相结合，加上客家话的衬词，如“罗”“喂”“哟”等，加在歌曲当中，既有通俗意味，又有客家风情，必将受到大众的喜爱。在推广方式上，可以通过制作MTV，MV，请国内优秀歌唱演员来演绎歌曲，借助媒体的推介加以推广。

此外，可以效仿音乐剧的艺术形式，创作山歌剧，山歌剧的演出也可以采用普通话、客家话或二者相结合的形式。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兴国县创作的大型山歌剧《山歌情》在北京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一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文化大奖、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8］类似这样的山歌剧应该多创作、多演出，形成山歌剧群体效用，借以推广赣南客家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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